锦 屏 烽 火
                            （十）

刘中贵带着全副武装的队伍向前走着。一些腿部负伤的士兵被搀扶着前行。

队伍里一个腿受伤的士兵拄根木棍一瘸一拐地走着：“连长光领着咱们向前走，也不说到哪里去，这走到哪里是个头啊？我们这些受伤的人，不仅拖累了你们，再走俺们也受不了了。”

搀扶他的士兵：“连长可能是为了保密，去的地方暂不方便告诉咱们。咱就跟着向前走吧。就是受不了，也得坚持。”

刘中贵回头看看缓慢前行的队伍，对并肩而行的周老根：“老根，咱们这三十多号人，走了一天多才走了三十来里路，你说，咱们到啥地方落脚最好呢？”

周老根：“连长，我知道这南山里有个地方叫黑石峪，只有一条路能进去，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峪里有座残破的古庙，咱们可以先在那里安身，不怕小鬼子找到咱们。以后有了好的地方再说。”

刘中贵恍然大悟地：“黑石峪？对呀，那年我和营长去过，是个好地方，咱们进去了，再在峪口修点工事，绝对安全。到那住下来，先找郎中把弟兄们的伤治好，再囤积些粮食布匹，咱们就是那里的山大王了，小鬼子能耐我何？”转身对众士兵：“弟兄们，咱们再走十几里路，就到咱们要去的目的地——黑石峪了，咱们就先到那里，看病、治伤，当山大王，找机会就教训小鬼子。”

周老根：“弟兄们再加把劲，今日一定能赶到目的地。”

刘中贵对周老根：“前面村镇上如果有郎中，先给弟兄们把伤治一下换换药再走。你带两个弟兄先到前面看看，找好郎中，也多要点治伤的药。”

周老根：“好咧，小杜小三，先跟我走。”三人急步上前走。其他人仍然不紧不慢地向前赶路。

山沟里清澈的流水潺潺。刘中贵带着队伍顺着山沟崎岖的小路向里走。

周老根一人从山沟里迎面走来，到刘中贵面前：“连长，里面的寺庙虽有些残破，但咱们三十来人住下没有问题，如果再收拾一下，绝对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我让小杜小三打扫着，我就回来接你们了。”对众士兵：“弟兄们，再向里不到三里路，就是咱们的家了。再加把劲，就到家了。”

刘中贵和众士兵脸上都露出喜悦的笑容。队伍加快了行路的步伐。

破庙里，十几间房子都收拾出来，打地铺住了人。

刘中贵坐在用供桌改成的办公桌后面，两手摁在办公桌上，心情舒畅地对周老根等士兵嚷着：“娘的，安下身来了，咱们今天也成了山大王了。不过咱们只杀鬼子，不能欺负老百姓，谁若是做下欺负老百姓的事我可不依。粮食衣物和日用品就找大户们去借。委员长说了，打鬼子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们出力打鬼子，让财主们出钱养着咱们，这也算天经地义吧。啊。”

周老根：“其实这样很公平，就是连长说的，天经地义。”

田青：“就怕是财主们觉得不公平，到出钱出粮的时候不情愿。”

刘中贵拿起桌子上的枪：“那可由不得他们。该出血的时候他就得出血。要不咱还是啥球山大王。”对周老根：“老根明天下山找郎中再要些治伤的药来，对附近的老财们也打个招呼，就说咱们是县城保安团的，让他们准备给咱们送给养来。再是你想办法去趟县城，了解一下营长他们咋样了。”  

周老根：“我带两个弟兄去办这些事。”

山本立正站在办公桌后面接电话。龟田中队长坐在一边听着。

山本：“哈依，哈依。司令官阁下，我们占领了县城后一切正常，县城、火车站、警察局、县政府都控制在我们手里，这里的秦县长已经明确表示愿意给咱们做事，警察局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招降的。……哈依，我一定按司令官的要求，建立起行政机构，就叫维持会，就让秦的当会长，再选一些在民众中有威望的人，宣传日中亲善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让大日本帝国的统治更加巩固。……哈依，哈依。司令官阁下，我有一个要求，我这里经过夺城战斗减员，再是进城后兵力分散，我只有一个中队的机动兵力了，一旦有意外情况发生很难应付，司令官能不能给我调些兵来，充实我这里的力量。……既然不行，那我想办法解决，只是过多的使用中国人，我感到不安全。……哈依，就成立皇协军，哈依。”放下电话，坐下来和龟田商议着。

龟田：“少佐阁下，司令官的意思是……”

山本：“司令官主要了解咱们这里的情况。他也明确提出要以华人治华人的方案，同意让秦出任本县的维持会长，嗯，对，司令官说的就叫维持会长。在乡、镇、村也要建立咱们的维持会，让在民众中有威望有地位的人当会长，替皇军办事。如今，皇军已经控制了胶济铁路全线，守卫铁路占去兵力很多，已经不能给咱们增兵。对于兵员缺乏的问题，司令官要求要尽快建立皇协军，就是建立一支能协助咱们作战的由中国人组成的部队。我感觉就是这个事情难，皇协军的人数多了，如果和咱们对立起来，咱们可就是养虎为患了。所以要考虑好控制皇协军的办法，一旦发现有人有不轨行为，就要立即坚决地格杀。”

龟田：“这的确是件棘手的事。开始就要把不利因素考虑周全。”

山本：“先成立维持会，再和秦的商量建立皇协军的事。”起身：“你和我去县政府找秦商量成立维持会的事。”

龟田也站起来阻止：“我派人去把他找来，何用少佐去求他。少佐去他那里找他，这有失大日本皇军的体面。”

山本摇摇头摆摆手：“不，不。我不是去求他们，我是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考察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是在愚弄咱们，咱们还有利用他们的必要吗？对中国人，决不能太过于放心放手，也不能心慈手软，要时刻防备和监督着他们，对他们采取高压的态势，才能让他们服服帖帖，更好地为我所用。”

龟田佩服地：“少佐阁下想得远，看得准，龟田受教了。”

山本：“咱们走。”两人走出去。

县长办公室里，秦立本和县政府的三个人正在商量着出布告的事。

秦立本向三人交待着：“现在是日本人统治着县城，咱们就得按日本人的意志办事。布告就是要告诫城里百姓，不得有抗拒日本人的事情发生，要实行宵禁，限制百姓到兵营附近活动，这其实也是对百姓们的保护。”

文书：“关键是开头难写，这开头咋说呢？”

秦立本：“你的脑筋还没转换过来。开头就写‘如今大日本皇军占领了县城，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统治，规范百姓们的生活秩序，特布告如下’，布告的内容就按商量好的写。”

文书：“用‘占领’两个字对日本人太刺激了吧，咱们可别把事干不好倒惹祸上身啊。”

秦立本：“那你就按这个意思斟酌着写。草稿出来咱们再研究补充。”

一侍员进来：“老爷，山本少佐和龟田中队长来了。”

秦立本一愣。赶紧地：“快请。”急忙要出门迎接，山本和龟田已经闯进来。

山本看一圈室内的人员，阴着脸：“你们的在干什么？”

秦立本：“我们正在研究发个布告，规范大日本皇军统治下的县城秩序，告诫百姓服从大日本皇军的治理。不知道少佐要来，卑职有失远迎，请少佐恕罪。”

山本脸露喜色，高兴地：“你们在为皇军工作，好，大大的好。秦的，我没看错人，你对皇军忠心可嘉。”扫一眼屋里的所有人：“你们统统是皇军的朋友，是我的有力助手。好的，大大的好。”向众人竖起大拇指。龟田也跟着咧嘴笑着。

秦立本对众工作人员：“你们就按刚才商量的去起草，咱们通过了再让少佐阁下过目审定，然后才能发布出去。你们去办吧。”

三个工作人员起身，向山本鞠躬示意后走出办公室。

秦立本：“少佐阁下和龟田中队长快请坐。”三人坐下，侍者送上茶来。

山本：“秦的，我向司令官报告你的情况，司令官的同意由你来代表皇军治理本县，但你的职务名称不再是你们中国的县长，而是我们皇军的维持会长，虽然名称的不一样，但你的权力，你的生活待遇统统的都是一样的，并且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给你的更多，我们的会使你满意的。”

秦立本立起身，向山本深鞠一躬：“谢谢少佐的栽培，立本决心为大日本皇军的事业鞠躬尽瘁，死面后已。”又向龟田鞠一躬，才坐下。

山本满意地：“秦的，你的忠心我的知道。可大日本皇军的伟大事业需要大量的你这样的人才，你的要招集更多像你这样有忠心有能力的人来为皇军工作。”

秦立本：“是，少佐，我邀请本县有名望有能力的人来为皇军工作，在工作中培养他们忠于皇军的忠心。”

山本：“你的能很快理解我的意图我很高兴。秦的是我在本地最忠诚最可信任的朋友，我们会很好地合作，把皇军的大事办好。”扭头看龟田，龟田点头赞同。

秦立本受宠若惊地：“少佐是立本的良师益友，立本以后全靠少佐的关照和指导，请少佐时常地对立本不惜赐教，使立本收益多多。”

山本：“秦的客气了。我还有一事要同秦的商量。为了充实大日本皇军的力量，我们想招收一些中国的年青人，成立皇协军。你的有没有能做皇协军队长的人选，推荐给我，我的委才是用。”

秦立本想了想：“有一个人，不知少佐阁下用不用，就是你们从医院带走的国军营长张守业，此人是从东北军校毕业，作战指挥、管理治军都有一套，咱们可以说服他为咱所用。其他人选，我想起来再向少佐禀报。”

山本：“张的，脾气性格都是合格的军人表现，虽然现在不顺从我们，但我喜欢他。你的建议可以考虑，适当时机你的帮我说服他。”

秦立本：“我一定帮少佐说服他，让他为皇军效力。”

山本：“现在，你的，我的都要着手准备成立维持会的事，在适当时机宣布维持会成立并展开工作。唔，你们商量的布告，就算是维持会成立后发布的第一个文件。过几天你门口的牌牌换换，就叫维持会。”

秦立本惊恐地站起来：“这几天忙昏了头，门口还挂着国民党县政府的牌子，卑职该死。”急忙走到门口对外喊：“刘三，你过来。”

一个警察跑到门口：“县长有啥吩咐？”

秦立本：“去，到大门口先把县政府的牌子摘下来。”

警察：“是。”跑走。

秦立本进来：“是卑职疏忽了。”

山本站起来：“没关系的。秦的好好干，皇军不会亏待你。我的走了。”向外走，龟田也紧跟着出门。

秦立本：“我送少佐和龟田中队长。”也跟着出门。

于艳丽一人在家里，看了几页书，起来伸个懒腰，打着哈欠把铺抻好，等待秦立本回来，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十点半，嘟噜着：“有多少事要做，这时候了还不回来。哼，日本人给你多少好处，这么卖命。”脱鞋上床坐在被窝里闭目养神想着心事：“唉，学普这孩子，走了两个月了，也不捎封信来。出了门就忘了爹娘了。”

秦立本推门进来，随身把门关上。见坐在被头里的于艳丽：“你咋还没睡？”

于艳丽下床穿鞋：“你不回来，人家能睡吗？有啥事忙到这个时候？我去给你弄点喝的暖和暖和？”

秦立本：“算了，我也不饿。”脱着衣服高兴地：“今天山本少佐来县政府，说他已经向上司报告并得到批准，把咱的县政府改称维持会，让我当会长，权力和过去一样，只要我尽力给日本人做事，就不会亏待我。我这职务就稳定下来了。我就说吗，事在人为，它再改朝换代，也不见得把所有的官员都换了，我也没必要非在国民党这棵树上吊死，我要做的让日本人也离不开我。”自豪而高傲地：“绣江县的主宰姓秦，不能让它改姓。”

于艳丽接过秦立本脱下的外衣挂在衣架上，又倒来开水端上来放好：“你是主宰，可是你要听日本人的。日本人让你上东，你敢向西吗？”

秦立本脱衣坐进被窝：“以前不也是听上司的，而且老婆婆少婆婆好几层，哪层的都得听，还不如现在光听山本少佐一人的。对了，山本少佐让我给他物色知名人士帮他做事，你说咱那大表姐夫许仁元咋样，他可是全县有名的秀才，他若是出山，我想让他当副会长，让你哥当石河镇的会长。”

于艳丽也上床：“大表姐夫虽然是秀才出身，可也没当过多大的官，你封他官给他禄，他能不答应出山帮你吗？我哥当石河镇的会长，不是也升官了吗？”

秦立本：“既然你觉得能行，我就给他写封信，请他出山。天不早了，睡吧。”脱衣服钻进被窝。于艳丽也脱衣服躺下。

办公室里，秦立本坐在办公桌前，手提毛笔急书着。写完放下笔，将写好的书信折起来装进两个信封里。喊着：“勤务员。”

勤务员应声进来：“老爷有何吩咐？”

秦立本：“你把这两封信安排老宋送出去，一封送石河镇下元村的于敬斋于老爷，一封送上元村的许仁元许先生，让他快去快回，我等回话。”

勤务员接过信：“我告诉老宋速去速回。”拿着信出去。

秦立本感到百事顺心，兴奋地哼起了京戏：“我在城头观山景，忽听得城外……”

许仁元和许凤茹算着帐。许仁元念着流水帐，许凤茹打算盘。

许仁元看着算盘上的数字：“这一年比计划的有结余，这是你李婶过日子精打细算省出来的。今年的收成也比去年好，明年咱就过的更宽松点了。”

许凤茹：“这战事一起，我不去上学了，又能省下一块开支。”

许仁元：“看局势的发展再说。若是局势稳定了，学业还是要完成的。”

李志强带个人进来：“老爷，这是县上秦县长派来的人找你，我把他领进来了。”

送信人：“许先生，我是秦县长派来送信的。”把信掏出来递给许仁元。

许仁元拆开信，掏出信纸看起来。

许仁元抑扬顿挫地低声念信：“大表姐夫台鉴：前日一别，已经十多日矣。而今，局势已经发生变化，日本人已经占领县城，城中已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观日本人进城后之表现，并不像以前宣传的那样野蛮，皇军的山本少佐对我政府人员尚能礼贤下士，对城内百姓也无骚扰胁迫之举，只欲将县政府改名为维持会，全部留用县政府所有人员，近日已声言要我出任维持会长，统管全县之政务，并要我推荐有名望有才能之人帮助皇军工作，我首先想到大表姐夫乃晚清秀才，名望才能俱佳，期望表姐夫出山来县城，我将向山本少佐推荐你出任副会长一职，届时与弟共掌全县诸事，一展兄之才能和人生抱负。如有意可让来人带回音信，弟专侯。愚弟立本拜上。丁丑年冬日。”又重复一句：“丁丑年冬日。”又盯了一会。才抬起头挥动着信纸，用鄙夷地口气：“你家县太爷投靠了日本人，转的可真快啊，连民国的年号都不用了。我写封回信你带回去吧，其他的我也不跟你说了。”

许凤茹拿来信纸，递给许仁元。

许仁元略一思索，拿起毛笔，沾饱了墨，在信纸上一挥而就。

许凤茹接过来看了看，婉而一笑，看墨迹已干，随即装入信封，封口，然后交给来人。

许仁元对送信人：“你在路上也很辛苦，本该留你歇息一宿，可是你家老爷催的急，就不敢相留了，你就快赶回去吧。”

来人：“老先生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辞了，今天还能赶回县上。”转身离去。

许仁元脸上生气：“哼。”

秦立本戴着花镜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文件，处理着日常政务，批复着工作人员请示的工作，忙的不亦乐乎。

中村小队长进来，递上一封信：“秦的，山本少佐要你办理。”

秦立本接过信，打开念道：“秦会长，皇军进城已经十多天，兵营的粮米已经告罄，所需军用物资也请会长考虑，近日内就要供应到兵营。山本。”看完对中村：“你回去报告山本少佐，就说我尽快筹措，近日内就送到兵营，保证皇军不断粮。”

中村：“你的快快办理，我的回去报告。”转身离去。

秦立本气不打一处来的嘟噜着：“娘的，一个小队长，就敢对老子姬指气使。”

秦立本回到家，把文件包扔在桌子上，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疲惫地靠在椅子背上闭目养神。

于艳丽端着水杯过来放到秦立本面前，看着闭着眼自己揉着太阳穴的秦立本：“咋累成这样，来，我给你按摩一下。”先在秦立本的头上太阳穴按摩着。

敲门声响。秦立本：“进来。”于艳丽停下按摩，到另一侧椅子上正襟危坐。

送信人进来：“老爷，我回来了。”

秦立本：“见到许老先生了吗？他说啥了？”

送信人：“见到许老先生了，他看了信，说了句‘你家老爷投靠了日本人，连民国的年号都不用了，我写封信你带回去，其他的就不跟我说了。还说老爷的事挺急的，就催我回来了。”从胸口掏出信递给秦立本。

秦立本接过信：“你去歇息吧。”

送信人告辞退出去。

秦立本拿着信对于艳丽：“咱俩打个赌，你猜大表姐夫他来不来？”

于艳丽：“咱俩都猜定他要来，这赌咋打？”

秦立本：“那就猜他啥时候来，是早来还是晚来。”

于艳丽：“他催送信人快回来，就是要早来，这样的好事，就是打着灯笼也没处找，他能不早来？我猜他早来。”

秦立本摇着头：“你不了解他的秉性。他催送信人回来只不过是让我知道他要来，就他酸秀才的性格，必然等我给他下聘书，见了山本少佐的委任状才来。”

于艳丽：“那快拆开信看看吧。”

秦立本拆开信，展开信纸，看着信脸色由喜转怒，看完把信纸拍在桌子上：“好一个不识好歹的穷酸秀才，娘的，老子拉你当人你却不当人。”

于艳丽拿起信纸，念到：“当年秦桧通金邦，今日立本降日本，礼义廉耻全不顾，秦氏家风一脉承。”对秦立本：“当家的，这是啥意思啊，啥秦桧秦家的，秦家对他咋了，让他出来做官，还不是高看他，他来不来呀？”

秦立本气愤地：“他骂我是汉奸，投降了日本人，还把我比作南宋时私通金邦的秦桧，说我和秦桧都是秦家的人，做的事也一脉相承。他自命清高，能来吗？哼，缺了这块半头砖，我就不打墙了。不来也好，这样的主来了，天天摆着穷酸架子，还不知道要给我惹多少是非呢。”

于艳丽：“真是癞狗扶不上墙头。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我再给你按摩。”

秦立本趴在桌子上，于艳丽又在秦立本的头上背上按摩起来。
                          （十一）

山本接着电话，秦立本站在门口等待着。

山本立正站在办公桌后接电话：“哈依，哈依，我一定照办，一定办好，请司令官阁下放心。哈依。”放下电话。

秦立本走进来，到山本面前深鞠一躬：“少佐阁下。”

山本：“秦的，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司令官刚才来电话，催促咱们这里快把维持会成立起来，你赶快安排人做准备，就明天召开成立大会，你宣布就职，我去给你挂牌，然后名正言顺地为皇军办事。明天司令官还准备抽空过来参加成立仪式，要见见你这位热心为皇军办事的维持会长，这可是你的荣耀啊。”

秦立本激动地：“卑职官小职微，何敢劳驾司令官到场，立本受此殊荣，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皇军的恩情于万一了。”

山本：“我们大日本皇军对谁都是一视同仁的，只要他忠心地为大日本皇军服务，我们都会给他加官晋爵的。秦的，你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唔。哈哈。”

秦立本也跟着开心地笑着：“多谢少佐栽培。”

学校操场上，主席台上摆着两张桌子，横杆上拉着横幅，上写着“绣江县维持会成立大会”，台角放着两根挂了鞭炮的竹杆，几个政府的人忙碌着。

乡亲们被警察三三两两地赶进会场，站在主席台前。

四周站着警察限制人们走动。

十几个鬼子兵跑进会场，将参加大会的人群包围在中间。

秦立本和龟田中队长并肩跟在山本的后面进入会场，直接走上主席台。

三人站在主席台上，山本示意秦立本先上去讲话。

秦立本上前几步，扫视了一眼台下的人群：“乡亲们，咱们这是大日本皇军进城后第一次召开大会，乡亲们能自觉地来参加大会，这样很好，皇军很满意。我给大家介绍，”指着山本：“这位是大日本皇军驻绣江县的最高指挥官山本少佐。”指着龟田：“这位是大日本皇军的龟田中队长，大家欢迎。”带头鼓掌，台下却无几人响应。

山本仍然微笑着，龟田脸上却变了色。

秦立本：“下面咱们请山本少佐讲话。”自己闪身到一边。

山本走上前，脸上仍然面带微笑：“各位，我是皇军驻绣江县的最高指挥官。大日本皇军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你们建立王道乐土，摆脱现在的贫困和落后，进一步发展日中两国的亲善关系，完成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使命。今天的大会就是要成立日中亲善的标志性机构，也是本县的最高行政机构——绣江县维持会，会长就由原县长秦立本担任。我们相信秦会长一定能担当好会长的使命，让大日本皇军和各位都感到满意和高兴。随着本县维持会的成立，各乡、镇、村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来维护和加强大日本皇军的治理。下面就请秦会长进行就职演说。秦的你来。”让秦立本上前，自己退下去。

秦立本：“大日本皇军委任我为本县的维持会长，我感到很荣幸，我一定不辜负大日本皇军，特别是山本少佐的信任和栽培，为本县实现日中亲善的良好关系不懈地努力。下面为本次成立大会的圆满成功放鞭炮庆贺。”后退到山本一边。

台角上两人举起竹杆，两人点燃了鞭炮，鞭炮在台下炸响。

一挂燃放到不到三分之一熄灭了，再点燃也不着了。

另一挂燃放到不到一半也熄灭了。

台下有人小声地：“看着吧，这维持会，哼，兔子尾巴，长不了。”

山本对秦立本：“大会到此结束吧。”

秦立本上前两步：“维持会成立大会到些结束。大会结束后山本少佐要给维持会挂牌，欢迎前去观看。”

日本兵和警察让开一角，人群散去。

台上的山本和秦立本脸上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喜悦。

县政府门口，山本和秦立本站在门前，看着工作人员挂盖着红布的牌子。

山本背后站着龟田，秦立本背后站着原政府的工作人员们。鬼子兵和警察站在门两侧的大街上，截下行人观看揭牌仪式。。

山本对秦立本：“秦的，现在开始。”

龟田向鬼子兵和警察一挥手，鬼子兵和警察立即截断了行路。行人只有站下，驻足观看。

秦立本向山本一哈腰，才转身面向门前的鬼子、警察和行人，咳嗽一声清清嗓子：“绣江县维持会揭牌仪式现在开始。我们以热烈地掌声欢迎山本少佐揭牌。”

警察和鬼子发出稀稀拉拉地掌声，行人站在那里无动于衷地看热闹。

山本面带微笑地上前把牌子上盖着的红布扯下来。“绣江县维持会”现出来。

秦立本把手举过头顶鼓掌，示意人们加劲鼓掌。

山本也加入鼓掌队伍拍了几下手，挥手止住了掌声：“各位，维持会已经成立，你们在秦会长的带领下，努力为大日本皇军工作吧。”

秦立本：“我等定不负山本少佐的期望，请山本少佐考验。”

山本：“秦的，我想说服张营长为我所用，到时候你帮我说服他。”

秦立本：“立本定当效命。”

山本：“今天的活动已完，我的回去，你的去忙。”向龟田一招手，两人带鬼子兵离去。

秦立本等一众看山本走远，才在秦立本的带领下进门入院。

兵营的餐厅里，明亮的灯光下，餐桌上已经摆上了几个菜。

山本、龟田和秦立本三人说着话等待着。

门外的敲门声和“报告”声同时传进来。

山本：“进来。”

门打开，两个鬼子兵把张守业架进来，立在门口。

张守业胡须半寸长，右手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被推进来，看了看三人，站在那里。

山本一挥手，两个鬼子兵退了出去。龟田过来把椅子拉开让张守业坐。

张守业扶着椅子坐下，把拐棍竖在靠桌子的身边。

山本满脸笑容地：“张营长，你的伤见好吗？”指着秦立本：“你的老熟人秦县长，现在的秦会长也过来了，咱们在一起坐坐玩玩。”对龟田：“你的斟酒。”

秦立本急忙拿起酒壶：“张营长，咱们可是老相识了。山本少佐前两天就要请你喝酒，一直没抽出空来，今天终于如愿了。”倒满四杯酒。

山本端起酒站起身：“张营长，你是军人，是条汉子，我的敬佩你，咱们以同为军人的身份喝一杯酒。来，碰杯，干。”伸手向张守业。

龟田和秦立本也站起来，端杯向张守业敬酒。

张守业坐着没动，看向三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将杯放到桌子上。

龟田的脸部表情变化着。

秦立本观望着山本的脸色。

山本仍然面带着笑容：“爽快，张营长真正的军人性格，爽快。”对龟田和秦立本：“我们也干杯。”举杯将酒喝下，坐下。

龟田和秦立本也喝下，跟着坐下。

山本拿起筷子邀请：“张营长，请用菜。”自己笨拙地夹菜。

轻轻地敲门声，厨师推门进来，端来两个冒着热气的菜，放在桌上出去。

山本：“张营长，你们中国的军队被皇军打跑了，这一带都是皇军统治着。皇军已经打下了南京，打垮了中国的国民政府，把中国变成大日本帝国的附属国的计划正一步步地实现。你作为中国军队的军人，已经履行了你的职责，抵抗了皇军的进攻，我的不怪你。如今这种形势下，我希望你放弃前嫌，归顺皇军，为皇军做事，我们就成了同事和朋友。秦县长已经成了我们皇军的维持会长，警察局也在为皇军服务，维持皇军的统治。张营长过来了，我想让你担当皇协军的大队长。你认为怎样？”看着张守业，等待张守业的答复。

秦立本给众人满酒。

张守业郑重地：“我是军人，军人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战死，我没有战死，成了你们的战俘，我告诉你们，我不会投靠你们，不会同你们合作，不会给你们做事的。你们残忍地杀死我三十多名受伤住院的弟兄，我投降你们，我咋向死难的弟兄交待。士可杀不可辱，要杀要剐你们早下手。”

山本摇着头：“不，不，不，我们会成为朋友的，你现在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们可以等待，皇军期待你的转变。”

秦立本：“张营长，山本少佐跟你讲的形势的确是这样，中国的军队在皇军进攻面前，就是溃不成军，像你带的这样能打仗的部队可是少有。少佐知道了你的情况后，确实很器重你，安排人专门为你治伤，就等你伤好了委以重任。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吗，你可别固执己见铸成大错将来后悔莫及呀。”

山本又端起酒杯：“不要光说话，喝酒的。”示意龟田和秦立本端杯敬酒。

秦立本急忙端起酒杯：“张营长，来，咱们和山本少佐龟田中队长一块喝。”

龟田也端起杯，把手伸向张守业：“张营长，我的敬你酒。”

张守业又端起酒一饮而尽。

山本：“好的，好的，”与龟田、秦立本一同饮下。三人邀张守业吃菜。

张守业夹过菜来大吃一口。

山本站起身：“秦的，你和张营长好好谈谈，我去办点事就回来，龟田君，咱们走。”与龟田出去。

山本和龟田在门外将门掩过来，却留下一道缝隙，两人在外面听着屋里说话。

屋里，秦立本劝着张守业：“张营长，我知道你是条汉子，可你现在的身份是俘虏，不为其所用，必遭其所害。人们都说‘蝼蚁尚且惜性命，’难道你要把自己的堂堂有用之躯作无谓的牺牲吗？”

秦立本给张守业满好酒，端起酒杯：“张老弟，咱喝酒。”两人饮尽。

张守业：“秦县长，你真投靠了日本人，给日本人干事了？”

秦立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还不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造成的吗？你老弟从关外过来，知道咱们是一枪未放就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人，这不咱山东的守军又是还没见日本人的面就逃跑了，叫咱们这些人说啥呢，咋办呢。都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可要元帅熊呢，元首熊呢。咱们不也只能跟着熊下去吗？他将军元帅的带兵跑了，让我当忠臣为国尽忠吗？要想生存下去，我只能走投靠日本人这条路了。”

张守业一拍桌子一脸怒气：“这兵当的是他娘的窝囊。”

秦立本：“所以我劝老弟就投靠日本人吧，能得到日本人的重用，说不定还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呢。”

张守业：“我可不想背叛祖宗当汉奸，让人家指着咱的脊梁骂咱的祖宗三代。”

秦立本轻声地：“老弟差矣。你看过《三国演义》，关云长在与刘备、张飞分离的艰难时期，不得已投靠了曹操，为曹操杀彦良诛文丑，后来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回到刘备身边，谁能说关云长是汉奸？圣贤尚能放下面子委曲求全，咱们这底层小官又有啥放不下的。大丈夫人生在世，想想这堂堂有用之躯，岂能做出无谓的牺牲，上对不起父母，下难对妻子儿女，让他们无依无靠，流落街头，那也不是男子汉所为吧。我看老弟也和我一样，就给日本人干起来吧。”

张守业沉思：“只是日本人不会真的相信咱们吧？”

秦立本：“只要咱们一心为日本人做事，日本人也不会亏待咱们的。老弟只要有这个心，不好说的话由我向山本少佐去说，你看行吗？”

张守业面无表情地坐着，两眼看向秦立本。

秦立本：“那就这样说定了。来，老弟，再喝酒。”两人同饮。

门被推开，山本和龟田走进来，秦立本急忙站起来。

山本坐下，招手让秦立本也坐下：“我的失陪，你们的原谅。”坐下来。

秦立本：“少佐阁下，张营长已经决定给皇军做事了。”

山本：“好的，好的，来，我们共同干杯。”

四人把酒杯举到了一起，碰杯。

                         （十二）

县城大街十字路口一角，墙上贴着盖有维持会大印的布告。一张是维持城里治安的布告，一张是招募皇协军的布告。

布告一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笔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维持会的官员，准备着登记报名人。一个鬼子和一个警察站在一边。

警察拿起放在一边的铜锣，连敲三声，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各位乡亲，皇军要招收皇协军人员，年龄在二十到三十五岁的男子都可以加入，加入后每月饷银三块大洋，顿顿白面馒头大米饭，猪肉白菜炖粉皮，快报名了。”再敲三声锣。

行人都远远躲着走。

石河镇大集。大街两侧都是卖菜、卖各种用品的地摊。赶集买东西的人观察着自己需要的物品，打听着价格。

周老根和传令兵身穿便装背个褡子在集上转游着，打听着消息。

李志强和刘全友到集上赶集买东西，走在拥挤的集市上。走到大街十字路口，李志强见一群人围在一起看，对刘全友：“大叔，我进去看看是啥，你站住等一会。”挤进人群，见墙上贴着维持会发布的招收皇协军的布告。

有人小声念道：“绣江县维持会告之各村村民知悉：大日本皇军已经控制了全县，本维持会按大日本皇军的要求，发布公告，为皇军招收皇协军人员，凡年龄二十到三十五岁的男子，都可以报名加入。一经招收，月大洋三块。有意者速去县城报名，各方面合格即行录用。报名地址：绣江县维持会院内。”

一年青人向别人打听着：“皇协军，啥叫皇协军？”

一中年人搭话：“谁知道啥叫皇协军，日本人招收去，那就是给日本人做事的。”

年青人：“那维持会是啥东西，就给日本人招兵，还到维持会院内报名？以前可没听说有这么个维持会。”

另一中年人：“咱县的维持会，是国民党县政府那帮人，现在都投靠了日本人，就换上了日本人给他们的牌子，叫维持会。会长就是原来的秦县长。”

一人悄声地：“咱石河镇也不用过去的老镇长了，秦会长让他的大舅哥于敬斋当了咱镇的维持会长，听说其他乡镇的维持会长也都是和秦县长有瓜葛的。现在的秦会长在日本人面前比当县长时更红火更吃香了。”

一人咕噜着：“哼，投靠了日本人，便鸡犬升天了。咱不给日本人当差，还是躲远点吧，这兵咱可不当。”

众人听说，也三三两两地离去。

李志强再盯一眼布告，也转身离去。

和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许仁元站在梯子上给院里的果树剪枝，许凤茹为许仁元扶着梯子，肖淑芸在一边看着。

李志强跟在刘全友的身后走进来，到堂屋门口放下集上买来的东西，肖淑芸收去。两人走到许仁元面前。

李志强对站在梯子上的许仁元：“老爷，我来吧。”

许仁元下来将剪刀递给李志强。

李志强接过许仁元递过来的剪刀，爬上梯子剪着果树上多余树枝。

许仁元看着剪枝的李志强：“顶上那根剪去。志强，集上有啥新闻吗？”

李志强边剪着：“有啊，秦县长当了日本人的维持会长，下元村的于敬斋当了咱石河镇的维持会长。集上张贴着维持会给日本人招收皇协军的布告，乡亲们见了布告就躲开，都不愿意和日本人沾边。”

许仁元：“这就对了，中国人那能给日本人当兵，拿枪欺压中国人。唉，秦立本真成了日本人的帮凶了，我看他将来咋收场。兵荒马乱的时候，你们都少出门，少惹是非，帮我看好这个家。”

李志强和刘全有答应着：“哎。”

真武庙里，墙根处放着一个香炉，点着三支香，李志强和惠明师兄双手端着步枪对着香头练着瞄准。

谷丰道长在院子里打完一路拳来到两人身后看着：“你们两人的臂力好，端枪稳，只要能掌握射击要领，打得准没有问题。要达到百发百中，还要加紧练习。”

李志强：“师父，赶上一天咱到外边打一枪，看打的准不准，也体会一下打枪的滋味，行吗？”

谷丰：“你们练了这么长时间了，打一次也行，但要到深山里，不能让人知道咱们有枪。明天我让惠明带枪上山，你们到山后去打，一人两颗子弹，一枪打固定目标，一枪打活的东西，打了回来向我说你们的成绩。”

李志强高兴地：“行，师父。”

谷丰：“你小子早就想打枪了。志强，镇上有啥情况。”

李志强放下手，把枪提在手里：“于敬斋当了咱石河镇的维持会长，正在给日本鬼子招皇协军，招了半天也没招到一个人。谁也不想给小鬼子卖命。”

谷丰沉思着：“小鬼子招不到兵，也不会就此罢手的。你们俩再练会拳脚功夫和暗器。”

两人放下枪，又打起拳来。

兵营操场上，一队队鬼子兵跑着操，走着队列。

山本和龟田在兵营里看出操，走着说着话。

山本：“龟田君，司令官来电话通报说，皇军已经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的所有地区，正向铁路两侧的纵深发展，总部也抽调兵力南下，咱们所能使用的兵力越来越紧张。司令官要咱们尽快把皇协军建立起来，弥补咱们的兵力不足。维持会这几天招兵也不知道进展如何？”

龟田：“我派人去找秦会长来向你汇报。”

山本：“皇协军成立了，皇军要给他们做军事表演，让张守业把他们训练成皇军这样，才能有战斗力。皇军表演的事你要准备好。”

龟田：“哈依。我一定安排好。”

山本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桌子上的材料。

秦立本急步跑过来，到山本面前鞠躬站直：“少佐阁下，你找我？”

山本：“秦的，你的坐下。皇协军招兵的事怎样了，现在招了多少人了？”

秦立本欲坐没敢坐：“报告少佐，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这几天招兵的到处跑，可只招到十几个乞儿流氓，只想到皇协军里来混碗饭吃，在这里过这难熬的冬天。四里八乡的庄稼人却没有来报名的，我看招兵的办法行不通了。”

山本：“招兵的行不通，你的办事不力，你的说，有什么办法把皇协军招起来。”

秦立本急忙鞠躬：“是属下办事不力。我想咱们必须改变方法，走国军招兵的路子，对农家两丁抽一，不来的就加大捐税，逼迫他们参军，再不想来就得抓来。”

山本点点头：“你的要快，不管用什么办法，要在五天内招到三百五十人以上，需要用武力，我让龟田中队长派兵协助你。如你的不行，我让别人来当会长。”

秦立本：“属下一定在五天内完成任务，不行自行辞职。少佐既然要派兵协助那是大大的好，我也让警察局全体出动，就是抓我也抓到三百五十人以上。”

山本站起来走近到秦立本一侧：“你的努力去干，皇军不会亏待你，可是你如果敷衍皇军，你就要死了死了的。皇军可是说到做到啊？”

秦立本转着身面向山本：“属下是一心一意为少佐办事，岂敢敷衍皇军，请少佐放心，五天内定当完成任务。”

山本上前拍拍秦立本的肩头：“我的相信，你不会让皇军失望的。”

秦立本恭敬地：“属下感谢少佐的信任。”

一队鬼子兵和警察向小村走来。进村后分成几伙到各家抓丁。

一户农家里，老汉和二十来岁的儿子正在收拾着农具，一个鬼子兵和一个警察闯进来。鬼子兵过去用带刺刀的步枪逼住两人，父子二人怔在那里不敢动。

警察上前几步：“王老三，你家两个儿子，如今皇军招收皇协军，你家两丁抽一，你这二儿子就随我们去当兵了。”对年青人：“你叫王长顺是吧，今年参军有你的名字，你收拾一下，一会到村公所报到，晚了后果自负。”对鬼子兵：“太君，咱们走，再去别家。”

鬼子兵收回枪跟警察要走。

王老三急忙起身赶上，拉住警察的衣角：“警长，我大儿子有病在床，你是知道的，家里就指望这个儿子帮我干些活，你派他去当兵，我这家可咋办呀。警长，你行行好，就免了我儿子的兵役吧。”

警察打开王老三的手，停住脚步：“嘿，王老三，这谁家没有难处啊，你儿子不去，别家就得多去，那你家只有多出钱了。你先拿出五十块现大洋，免你儿子的兵役，以后每年再交两石军粮，三十块大洋，就这么定吧，拿钱来。”把手伸到王老三的面前。

王老三哭丧着脸：“警长，你看我这家值五十块大洋吗？我家实在难啊，请警长高抬贵手了。”

警察怒容满面：“我说王老三，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到哪里我都高抬贵手，这差我还能当吗？两样选一，我已经够宽容大量了。你若不识好歹，我对你客气了，皇军对你可不客气。别怨我没向你说明白。”

鬼子兵扭过脸来：“当兵的不去，死了死了的。”把枪对准了老汉和儿子。

王老三无奈地低下了头。

两个鬼子跟一个警察走在大街上。三只鸡在街上觅食，一鬼子看见大叫着：“鸡，鸡的干活。”追了上去。

三只鸡被追进一个家，鬼子也追进去。

另一鬼子和警察也急忙赶过去进家。

鬼子在院内抓鸡，撵的三只鸡惊叫着乱飞乱跑，鬼子捕了几次都没有抓到鸡，引的刚进门的鬼子和警察哈哈大笑。

屋内跑出老婆婆，跺着小脚叫嚷着想阻止鬼子抓鸡，没好气的鬼子把老婆婆推了个跟头继续抓鸡。

旁边观看的鬼子端枪将一只鸡打死，抓鸡的鬼子也停住步，端枪向鸡射击，三只鸡都被打死。

老婆婆上前抓住鬼子，大哭大闹：“你们这帮畜生，打死了我的鸡，你们赔我鸡，畜生。”

鬼子将老婆婆推开，一脚踹到地上，端枪将枪口对准老婆婆：“八格。”

警察上前：“老东西，不知死活，敢对太君这样。”对鬼子：“太君息怒，别跟老婆子一般见识。”上前捡起三只鸡，交到两个鬼子手里：“咱们走。”拥两个鬼子出门。老婆婆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两个鬼子肩扛步枪走在大街上。

一青年从他们面前的十字路口跑过去。

两个鬼子发现哇哇叫着追到路口，一鬼子瞄准开枪，将青年打倒在地。

两鬼子过去把青年翻过来，青年的胸口和嘴里流着血，抽搐着死去。

另一鬼子向开枪的鬼子竖起大拇指。两鬼子狂笑着。

母女俩正在家中。母亲做着针线活，女儿端盆喂圈里的猪。

大门被踢开，两个鬼子端着带刺刀的步枪走进来。

女儿见闯进来的鬼子，急忙跑向屋里躲藏。

一鬼子：“唔，花姑娘的干活。”把枪竖在屋门口追进屋去。屋内传出女儿“放开我，娘，救我”的喊叫声和鬼子“花姑娘，大大的好，我的玩玩”的声音。

母亲放下针线：“你们放开我女儿，你们不能……”。向屋内冲。

另一鬼子站在门口，用枪阻挡母亲，不让母亲进屋。

母亲拨开鬼子的枪不顾一切地向屋里冲。

鬼子用枪将母亲推开，“呀”地叫一声，一刺刀将母亲刺倒在地，然后踩住母亲的肚子拔出刺刀，将刀上的血迹擦在母亲身上，也竖好步枪进屋。

血泊中的母亲听着屋内鬼子的狂笑和女儿的惨叫声挣扎着向屋里爬着。

一个鬼子敞着上衣提着裤子出来。屋里仍然传出女儿的惨叫声。

屋外的鬼子看见爬到门口的母亲：“八格。”一脚将母亲踢出去。

母亲怒瞪着双眼死去。鬼子拿枪进屋。

屋内传出女儿“啊”的一声惨叫，平静下来。

一鬼子端着刺刀上还滴血的步枪，另一鬼子整理着衣服，从屋里出来，拿枪向大门走去。

十多个鬼子和六七个警察押着用绳子捆着胳膊的二十多个青壮年男子从村里出来，后面跟前一大帮呼儿唤夫叫爹喊叔的男女老幼。被捆绑着的人们挣扎着。

警察死命地拽着绳子，鬼子用枪托对被捆绑的人进行暴打，不住口地怒骂着。

被押解的人们无奈地向村外走去。

                                             未完待续
